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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

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要学那泰山顶

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这

些耳熟能详的唱腔，从现代京剧 《沙

家浜》 诞生至今，已在华夏大地上回

响了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从剧场

到荧屏，从“弹幕”缭绕的长视频到

缤纷互动的短视频，再到天南海北大

大小小的联欢活动，“郭建光”“阿庆

嫂”“沙奶奶”们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各

类空间和各种场景里。可以说，《沙家

浜》 塑造的这些英雄形象，连同一段

段经典唱腔，已凝结为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融汇到百年以来的红色血脉

之中。

我们不禁会问，这部革命历史题材

的戏曲作品，何以经久不衰？在笔者看

来，关键在于该剧创造性地发扬并延展了

京剧艺术的本体特质，实现了叙事与抒情

的高度融合，从而成就了诗性传奇的艺术

品格和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而这一切要

从《沙家浜》长达8年的创作历程说起。

（一）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新中国

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戏曲界不断尝

试用古老的戏曲艺术反映现实生活、

塑造时代形象。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排演的 《芦荡火

种》 受到广泛关注。这出戏反映了抗

战时期地下党员阿庆嫂掩护 18 名新四

军伤病员，坚强而机智地与日伪武装

周 旋 ， 最 终 夺 取 胜 利 的 传 奇 故 事 。

1963 年，时任北京京剧团编剧的汪曾

祺等人，将沪剧 《芦荡火种》 移植改

编为京剧，最初命名为 《地下联络

员》，意在突出地下工作的传奇性。第

二年，经过舞台实践之后，汪曾祺等

又对剧本作了大量修改，并恢复了

《芦荡火种》的剧名，立意、结构和人

物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同年，毛泽

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 《芦

荡火种》 并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建议

加强“兵”的形象刻画，突出武装斗

争的作用。第三次修订正式完成后，

《芦荡火种》 易名为 《沙家浜》，以郭

建光为代表的新四军形象更为丰满，

与阿庆嫂这一地下党员形象双峰并

峙。自此，现代京剧 《沙家浜》 为人

们所熟知，唱响了大江南北。又经历

了几年的舞台实践，1971 年长春电影

制片厂推出京剧 《沙家浜》 的电影

版，至此，《沙家浜》一剧最终定型。

（二）

纵观 《沙家浜》 漫长的创作历

程，最具挑战性的当属从第二稿 《芦

荡火种》 蜕变为第三稿 《沙家浜》 这

个环节。因为 《芦荡火种》 本来是以

反映地下斗争为主线的，它之所以引

人入胜，就在于该剧的传奇性。原剧

中，郭建光等新四军伤病员是作为配

角出现的，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在芦

荡里隐蔽、坚守，本没有多少戏剧冲

突。到了 《沙家浜》 这一稿，究竟用

什么手法突出新四军呢？这实在是对

创作者的巨大挑战。

令人叹服的是，这一困境最终被

巧妙地化解了。在 《沙家浜》 中，创

作者运用避实就虚的手法，索性将处

于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边缘的新四军

伤病员置入诗性场域，充分发挥京剧

艺术的抒情特质，通过成套唱腔塑造

爱憎分明、信仰坚定、感情深挚的新

四军形象。比如第二场“转移”，就是

在日军即将“扫荡”沙家浜之际，新

四军伤病员根据县委指示转移入芦

荡。但在这一情节之前，指导员郭建

光用“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大段西皮

唱腔，抒发了坚决保卫祖国大好河

山、期待早日回到抗战前线的真挚情

感。又如第八场“奔袭”，就是表现新

四军伤病员身体恢复后奔袭沙家浜的

场景。同样地，在这段叙事上，插入

了郭建光又一段沁人心脾的西皮唱

腔：“月照征途风送爽，穿过了山和

水、沉睡的村庄……”这种鲜见于传

统京剧的诗化语言与谭派唱腔的醇厚

韵味相得益彰，不仅点出了时间和环

境，也映衬出此时的新四军的精神

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情节变化

相对较快的场次和叙事性内容占主导地

位的唱段中，依然贯穿着诗性气质。比

如第五场“坚持”中的第一个核心唱段

“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其主体是叙

事性的，主要表现了新四军伤病员听到

枪声后急于出荡杀敌的场景，以及郭建

光面对严峻形势的复杂心理活动。然

而，唱段最后依然借助了诗性隐喻，通

过“漫道是密雾浓云锁芦荡，遮不住红

太阳万丈光芒”二句，一举打破前半场

持续压抑的氛围，生动展现了郭建光运

用毛泽东思想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念。至

本场最后一个唱段，则是气势恢宏的唢

呐唱腔“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此

段已完全超越叙事情境，以通篇写意的

手法，幻化出电闪雷鸣的严酷场景，郭

建光和伤病员们亦歌亦舞，在节奏持续

推进的合唱与身段组合中，最终凝定为

一幅英雄群像，其声振聋发聩，其形高

山仰止，由此全剧推向了最高潮。

（三）

通观全剧不难发现，《沙家浜》的

诗性气质不仅浸润于新四军的光辉形

象中，即便在传奇色彩很浓的阿庆嫂

身上，也有着生动体现。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第四场“智斗”的三人

轮唱，此处的戏剧冲突已臻全剧之

巅：刁德一怀疑阿庆嫂与新四军有联

系，但尚未掌握确凿的证据。鉴于她

与胡传魁的关系，刁德一只能施展伐

谋攻心之术，步步逼问。在以西皮流

水板展开的第一轮智斗中，刁德一先

是奉承试探，而阿庆嫂却不卑不亢，

试图把刁德一的视线引向胡传魁，并

解释自己不过是想“背靠”胡传魁这

颗“大树”好乘凉而已。对此，刁德

一并不买账，他展开了第二轮智斗，

直接点出了“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

棵大树有阴凉”，无论阿庆嫂承认还是

否认，或许都能从她的言语和神色中

觅得几分蛛丝马迹。谁料阿庆嫂技高

一筹，“顾左右而言他”地唱道：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阿庆嫂洞悉了刁德一的圈套，与

其在矢口否认与新四军的关系时，被

抓住破绽，不如绕开圈套，借用自己

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把茶馆老板娘的

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阿庆嫂

并没有否认与新四军的往来，但即便

曾经“相逢”过，也只是尽一个老板

娘的“招待”之责，又怎会像刁德一

怀疑的那样，与新四军之间“安排照

应更周详”呢？这里，阿庆嫂分明是

以退为进，在一段潇洒自如的对唱

中，既把自己的无辜说给一旁的“草

包”司令胡传魁听，同时也堵住了刁

德一那张穷追不舍的嘴。此话一出

口，即便是阴险狡诈的刁德一，也不

得不承认自己在智斗中败下阵来，说

道：“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

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如果在现实场景中，或许很难想

象阿庆嫂用近乎吟诗的方式回应刁德

一。但是在 《沙家浜》 这部诗性传奇

中，全赖“垒起七星灶”数语，把阿

庆嫂这位地下工作者的“江湖气”烘

托出来。在现实场景中，阿庆嫂的话

只是说给胡传魁和刁德一听的；但戏

剧演出中，还不得不考虑观众的因

素。如果完全以还原真实为目的，阿

庆嫂或许只用“我不过是个茶馆老板

娘，谁来了都要热情招待，新四军来

了不也一样”这样的寥寥数语便能遮

掩过去，这样一来，现实中阿庆嫂或

许完成了她的职责——麻痹了胡传魁

的神经，堵住了刁德一的嘴，但是剧

中的阿庆嫂却难以向观众交差——仅

二三语，尚不足以让这位机智、沉

着、进退周旋于豺狼虎豹之间的地下

党员形象深入人心。或许只有超越现

实场景、暂时摆脱客观叙事逻辑，借

助“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诗

性话语渲染，才能真正让我们感受到

一个柔弱女性面对日伪头目的逼问

时，是何等心胸，何等从容。

一次观剧之后，我们大概难以完

整地记住阿庆嫂、郭建光的一举一

动，但只要响起“垒起七星灶”、响起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旋律，我

们自然会回忆起阿庆嫂、郭建光的鲜

活形象，为他们机智从容、坚忍不拔

的品格所感动、所鼓舞，这才是一部

经典作品的意义之所在。精神永光，

诗性不朽。

曲
曲
弯
弯
故
乡
路

曲
曲
弯
弯
故
乡
路

□□
袁
秀
兰

袁
秀
兰

《《沙 家 浜沙 家 浜》：》：如 何 成 为 传 奇如 何 成 为 传 奇
□□ 孙羽津孙羽津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号 邮政编码：100089 社长：许宝健 总编辑：丁茂战 广告部电话：（010）68928853 发行部电话：68928763 68922651（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8922392 电子信箱：zbs@studytimes.cn 出刊：周一、三、五

定价：全年36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 账号：11050163360000000004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200号 承印：

自从我记事以来，每年的大年

三十下午，母亲就是最忙的人。因

为她不仅要帮助父亲准备年夜饭，

还要独自准备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

的 团 圆 饭 。 就 像 每 个 中 国 家 庭 一

样，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是一年中

最重要的日子，虽然各地的风俗不

一样，但过年的喜庆、仪式感却充

盈着平常生活的每个瞬间。

大年三十的中午饭以后，母亲

就打发孩子们去睡午觉，独自一人

准备全家第二天的早饭。这件事母

亲做了几十年，每年到了这一刻，

整个人变得严肃起来。她点上三支

香，接着反复洗手，取出精心准备

的糯米粉，加入热水，不断手工揉

搓搅拌调制，将米粉调制成条状，

用锋利的菜刀将条状的米粉切成一

段一段小方块，在母亲的巧手下，

不一会儿，一个个可爱的小汤圆就

横空出世了。母亲将它们整整齐齐

地摆在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竹编筛子

里。筛子用得久了，已经有了岁月

的包浆，把手处的地方破了，母亲

缝缝补补了多次。十多年前农村老

家拆迁，母亲整理旧物。我跟母亲

说 ， 这 些 旧 东 西 就 不 要 带 进 新 家

了。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依然

将一些老物件带上。

汤圆在筛子里整整齐齐地排好

队 后 ， 母 亲 将 一 层 纱 布 罩 在 筛 子

上，小心翼翼地把筛子放在一个隐

秘的地方，随后去整理荠菜。前些

年的时候，母亲都是自己顶着寒风

去田野里去挑荠菜。母亲将荠菜一

颗颗地剪除根，去掉黄叶，整个过

程漫长又枯燥。母亲准备早饭的过

程近乎虔诚，我和妹妹年幼时她不

许我们站在她工作的现场，就怕我

们胡说八道。成家以后，我们要去

帮帮忙，每年她都是一口回绝，而

是独自花费半天时间去准备第二天

的团圆饭。因为汤圆在我们老家那

里称作团圆，在母亲眼里，一家团

圆就是天大的事，她唯一能做的就

是将正月初一的团圆饭做好，不能

因为团圆饭做不好而影响一家人的

团团圆圆。

母亲的生活就像一口锅，一生

都围绕着锅打转。她最朴素的理念

就是把锅的事情做好，让孩子们吃

饱穿暖。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

的，而只有围着锅转的人，才冷暖

自知。

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都是母

亲早起，将家中每个人的饭碗中装

满 热 气 腾 腾 的 汤 圆 和 一 碗 荠 菜 豆

腐。自打我记事起，几十年了，每

年的大年初一早饭都是这样一顿充

满温情的简简单单的团圆饭。

人到中年后，每当我在人生中

遇到艰难困苦时，就会想到正月初

一的团圆饭，父母健在身体尚佳，

家庭团团圆圆，家风就像荠菜豆腐

一样清清白白。想到这里，我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妹妹是医生，这两年，因为疫

情和值班的原因，妹妹只能在异地

过年。正月初一早上，母亲特意多

打两碗汤圆放在桌上，并摆上两双

筷子，对我说：“这一碗是你妹妹

的，这一碗是你外甥女的，她们两

年都没回家了。”说到这里，母亲的

眼 中 依 稀 有 泪 花 闪 烁 ， 但 她 强 忍

着，因为大年初一是不能流泪的。

今年，母亲 80 岁了，时光的流

逝 让 她 原 本 就 一 般 的 身 体 逐 渐 虚

弱。但准备团圆饭这件事，母亲固

执地还是要亲手去做。

我想，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

她为你打开生命的旅程，而你要承

载她的希望和梦想努力前行。

故乡的路，曲曲弯弯，深深浅

浅，高高低低，沙细泥黄，松软绵

长。故乡的路，起起伏伏，凹凸不

平，蜿蜒如画。在山林，在沙棘丛，

在小河边，故乡的路像一条条瀑布静

静地流淌在土地上，长年累月滋润着

庄稼人的岁月。

故乡的路安详宁静，守护着鸡鸣

狗叫羊咩牛哞，守护着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守护着飘荡在村庄上空的柴草

味和淡淡的饭香味。几许宽阔，几分

斯文，几多厚重。薄雾蒙蒙，情谊绵

绵，故乡的路在沉思中显得强大而

深远。

清晨，故乡的路，携着小草上的

露珠一起迎接朝阳。太阳长长的脚

步，踏过万水千山照亮大地。露珠里

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霓，阳光的大手

抚摸着田埂地头，抚摸着山恋小溪，

继而转身亲昵地抚慰着乡村，抚慰着

乡村的街道菜园篱笆，抚慰着庄稼人

努力劳作的心。早起的小路，颈项上

戴满各种颜色的草呀花呀，一副“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样子。远

处的山像一个硕大的烟斗，喷吐着古

老气息。近处河水淙淙，澎湃着银色

涟漪。树叶轻轻摇曳，好像在打着欢

快的节拍。故乡的路散发着淡淡的迷

人气息，草香花香麦香豆香混杂在一

起，大地的芬芳让人沉醉痴迷。

故乡的路，多数在山村周围环

绕，也有的伸向远处的村庄和县城。

偶有纵横交错也多数是在田地之间。

仔细端详，土路上有甲虫和蚂蚁们画

的画，有喜鹊和麻雀们觅食的痕迹，

有虫子蝼蚁爬过的小弧线，有雨点或

雪粒斧凿过的痕迹或浅或深，影影绰

绰。刮风的时候，路上尘土飞扬。雨

过天晴，路上又晾晒出泥泞的脚印。

烈日炎炎，故乡的路不卑不亢，不躲

不 闪 ， 不 遮 不 挡 ， 始 终 向 着 目 标

前行。

夕阳下的小路，到处是忙碌的镜

头，暮霭中牛羊行色匆匆，庄稼人肩

荷锄头，臂挟草捆，步履匆匆，归心

如风。赶回家的庄稼人急着去做饭，

家里的老人在等，孩子在等，牧归的

牛羊以及院子里的鸡鸭猫狗也在等，

小路或欣慰或惆怅，庄稼人急急忙忙

朝着家的方向赶。

故乡的路，连接着生活百味，油

盐酱醋。炊烟袅袅蒸煮着香甜的粗茶

淡饭，蒸煮着平平淡淡的日子，蒸煮

着庄稼人红红火火的年三十，也蒸煮

着庄稼人的希望和梦想。春种夏锄秋

收冬藏，庄稼人的喜悦在每一个季

节，每一条路上。翻好的地，等待春

雨；长齐的苗，锄草培土，全心全意

一株株侍弄，早出晚归，不敢懈怠。

秋收时节更加忙碌，田地场院来回奔

波，故乡的路上洒满劳动的欢乐。冬

天雪花飘飘，故乡的路，盖上或厚或

薄的棉被静静鼾睡，田野充满祥和。

故乡的路披星戴月，顶风冒雨，春秋

冬夏，像一条条游动的船，承载着

“捕捞”丰收的主人们。故乡的路，

充满诗情画意，充满灿烂的阳光。

一年又一年，故乡的路守着田

地，守着故乡的日月，守着庄稼人的

喜乐愁烦，守着庄稼人祖祖辈辈或高

亢悠长，或乐观豁达，或苍凉伤感，

或苦或甜的歌声，故乡的路啊，深情

满满。

憨厚老实的庄稼人，守着故乡的

路，守着贫瘠风沙，守着酷暑严寒。

守着生活的苦辣酸甜，守着劳作的沉

重幸福与温暖，守着故乡的简单，守

着故乡的神秘和传说，几乎从早到

晚，徜徉在故乡的路上。

曲曲弯弯故乡路，河水潺潺汇大

海。如今故乡的路在不断拓宽，不断

向前延伸。穿过条条弯，绕过道道

山，不畏严寒坎坷险阻与艰难，微风

细雨中，百折不挠的故乡路明媚美

好，从春到冬缓缓流淌。记忆的沧桑

都化作眼眸里的花香，所有艰辛过

往，所有惆怅旋律，都被淡淡遗忘。

“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

路中”。无数个脚印从故乡走出来，

走进去。朴实敦厚的故乡路，充满诗

情画意，充满无限期待，充满久远眷

念。故乡的路，一定是轻风微拂，绿

柳荡漾，情深意长。

母
亲
的
团
圆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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